從綠色談起
                                                                                             余忠村
　　綠色是光譜中的一個色系，由於光的作用，讓人們感到它的存在，它原本是一種自然現象。而綠色又常是生命的表徵和生長的現象，綠色的環境是宇宙萬物賴以為生的活水，與宇宙的生命息息相關，沒有綠色的現象，宇宙萬物即將死亡。
顏色經過人類感官的感受，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與人類的生活也是不可分割的。中國人的寶石中，以玉為冠，玉有許多顏色，其中又以晶瑩潤透的翠綠玉為首。還有，哥倫比亞的祖母綠也是世界寶石之最。綠色在人們的珠寶評價上，有它崇高的地位。綠色也是美國貨幣的顏色，”Green Buck”因此是美金的慣用語。在室內設計上，綠色屬於「冷色系列」，主要是因為它在環境心理學上，常以回歸自然、疏緩緊張的特質，因此，室內設計師常用綠色系來佈置(1) 學校的教室，讓學童心情輕鬆，以增加學習的效率; (2) 醫院的病房，讓病人心情疏暢，減少因病愁悶的情緒，以增加病人早日康復的希望與效果；以及(3) 公共機關的辦公室，讓上班族感到工作不煩燥，無趣，以增加他們的工作效率。所以，在室內佈置上，綠色色系常常被稱為「公共建築色」(Institutional Color) ，說明人們對顏色的感受。
顏色與社會活動
　　顏色也常常跟社會活動牽連在一起。紅色在華人的社會裡是表示喜氣洋洋，常與富貴華麗並題；白色是純潔的象徵，在西方社會裡，是結婚典禮上常見的顏色；黑色常用在嚴肅的場合上，西方人常用它代表陰暗、哀傷的氣氛，因此，常見於往生的告別式中。在宗教上，綠色是伊斯蘭教及天主教的表徵。綠色也是生命的象徵，生態環境永續的表現，因此，環保人士將綠色做為環保活動中以及有關文宣上的指標顏色，因為綠色是本文的主題，隨後將有更多有關綠色與環保的論述，說明綠色在新世紀的意義。
綠色在社會活動上，有許多有趣的典故。我剛到美國的時候，三月裡，有一天，電視和平面媒體都在談綠色，而且走到街上，人們的穿著，店裡的裝飾，都有一片綠色的感覺。後來打聽之下，才知道每年三月十七日是慶祝愛爾蘭的節日 “Saint Patrick Day” 。而且，與愛爾蘭有關的團體，如波士頓的職業籃球隊賽客隊 (Celtics) 也是以綠色為表徵。還有，美國的大學，在大學聯盟的體育球賽活動中，都會以顏色代表他們的團隊，我的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學就是以綠色為校隊的表徵，所以在為學校校隊加油的時候，所有看球賽的學生和校友都會大喊「Go, go , go, go green go!」 。
    顏色在政治的活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由來已久。代表各國的旗幟，也就是所謂的國旗，其中以象徵勇敢的「紅」，自由的「白」，以及忠誠的「藍」最多，而以綠色做表徵的也不少，因為綠色的涵意是生命的永續，風調雨順的現象。而綠色又是萬物互利共生，和平相處的象徵，許多愛好和平、注重萬物和平共存的民族或國家，都喜歡以綠色代表他們國家的國格和命運。顏色在民主政治的選舉活動中，也相當重要，色彩鮮明的旗幟，最能吸引人的注意。而且媒體最喜歡用顏色去代表某些參選的黨派。無論在報導上或計票上，簡單且方便。美國的選舉，尤其是總統大選，就是這樣的。以紅色標示共和黨候選人，而藍色就用來代表民主黨候選人。媒體用紅藍兩色標示在美國五十州的地圖上，美國的民眾從螢光幕上，不但可以看到兩黨候選人的輸贏，而且對那些州支持共和黨，那些州支持民主黨，從紅藍的顏色分佈上，更可以一目了然。
　　顏色讓人感覺到最慘烈的，就是貼上意識形態的標幟。自十九世紀初以來，以紅色為標示的共產主義，向世界漫延。在馬列共產思想的啟動，以及蘇聯共產黨的搧風點火助長之下，雖然沒有赤化了全世界，但也造成了二次大戰後共產集權與自由世界的對壘。顏色的政治化，在現今的台灣社會裡非常嚴重。在有心人的運作下，藍色與綠色也貼上了不同政治意識的標籤；以本土政治意識為主的綠營與外來政權的藍營鬥爭非常激烈，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將好不容易創造出來的經濟奇蹟與以生命爭取來的自由民主，幾乎消耗殆盡，使無奈的台灣人民對台灣將來的何去何從，充滿悲觀的憧憬。而且，在有心人與中國的運作之下，藍與綠兩個集團的政治鬥爭將永無休止。如今紅色中國已逐漸崛起，在藍與綠的鬥爭過程中，藍色集團為了打跨代表本土的綠色政治勢力，與紅色中國，從原本的世敵變成今日卿卿我我的親密戰友。而令人擔憂的是，藍營似將不惜以犧牲台灣主權為代價，勾結紅色中國，壯大自己，果真如此，台灣將在赤色共產的控制之下，禍害無窮，造成台灣人民後代的子子孫孫難以翻身的歷史悲劇。
顏色原本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也是讓人類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可是，就如上面所說的，當它被貼上政治意識形態的標籤以後，就失去它自然的本質，成為人類控制的工具，像帶刀配槍的狂人群一樣，毫無理性地製造社會的動亂，確實是人類的不幸。
綠色與生命永續
但是，在顏色當中，綠色在人類的生活中，給人的感受一直是自然的，和平而有生命活力的。在植物界，綠色常是生命的跡象，因此，綠色與生命永續的概念息息相關，熱衷於保護環境與生態保育的人士，也因此將綠色作為環保和生態保育的表徵。在綠色的照映之下，他們以社會運動，運用多媒體的宣導，以學術研究和科學實證，說明保護環境與自然的生態關係，是人類永續生存絕對需要的，也是人類維一的活路。
　　環保與生態保育人士一再強調，當人類走進廿一世紀，隨著過去市場經濟的缺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氣候惡化的防止，沒有積極地反應在人類生活的食衣住行以及育樂的行動上。同時，也隨著產業追求低的生產成本，以及消費者崇尚物質享受與講究方便的奢侈，他們的生產及消費方式，對自然環境產生極大的威脅。在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中，因所得高與生活資源富裕，人民對食、衣、住、行、育、樂的需求，遠超過其基本的需要，奢侈與浪費普遍存在於社會中的各階層。而在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裡，許多從事高度環境污染的傳統產業，產品大量外銷到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而且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其市場競爭力，也從未將環境污染納入成本的計算。因此，傳統的，以化石能源為基礎的產業經濟體系，不管是高度開發的或正在開發中的，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危害，造成酸雨、空氣碳化、水資源污染、以及全球暖化的現象，已經不是環保人士的危言聳聽，或是學術界的推測與預言，而是活生生的事實。
　　於是，學術界人士以及生態科學家逐漸走出象牙塔，與環保社會運動團體共同努力，喚醒政府及社會大眾正視地球生態的保護 。全球對環保關心的團體或人士，上自國際政治機構 (如聯合國) 、國家領導人物 (如總統)、學術或科學研究機構等 ，下至一般民眾開始有組織地以行動推廣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的議題。其中以推廣乾淨的再生能源 (Clean Renewable Energy)，改進產業的生產方法與過程，使產業降低污染和永續生產 (Sustainability) ，以及重新擬定人生的價值觀念，使消費者能夠珍惜資源和減免浪費，為其最重要的考量。
　　由於綠色在傳統的認知上是生命、和平以及永續生存的表徵，自然地，保護地球生態和維護環境的名稱都冠以綠色的頭銜。最常見的有綠色經濟 (Green Economy)、綠色能源 (Green Energy)、綠色技術 (Green Technologies)、綠色產業 (Green  Industries)、綠色工作 (Green Jobs)、綠色產品 (Green Products)、綠色建築 (Green Architecture)、綠色旅館 (Green Hotels)，凡此總總，如雨後春筍，不勝枚舉。
　　這麼多以綠色帶頭的名詞，可要讓你眼花撩亂，頭昏腦漲呀！可是他們都是千真萬確的二十一世紀的產物。如果用傳統的生活觀念來概括他們的相互之間的關連性，他們就是「綠色經濟」不同層次的環節。「綠色經濟」，不但是學術界的新名詞，而且也是產業界的新領域。它是別於以傳統的煤、石油、以及天然煤氣能源為基礎的「黑色經濟」的新興經濟發展體系。從科學上得來的定義是，「綠色經濟」是建立於「生態與永續經濟」的理論基礎，其重點在於講求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的相依相存的關係，並進一步了解與關切經濟活動對氣候與全球暖化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在環保與生態保育的呼聲日漸升高之際，綠色所代表的生命現象的永續與多元的意義，已成為今日的普世價值。綜觀各界的論述，這個用綠色來突顯新而合乎人類與宇宙萬物生存的經濟體系，至少包括下列四種含義：(1) 以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如太陽能 (Solar Energy)、風力發電 (Wind Power)、水力發電 (Hydraulic Power) 、有機燃料 (Bio fuel) 等等代替石油和礦煤 (Fossil fuel) 等燃料能源；(2) 用人類最大的智慧研發科技，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如節省能源的動力與生產技術 (Development of High Efficient Engine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3) 產業界要以愛心為出發點，改進生產技術，削減在生產和製造的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 (Reduction of Pollution)，同時，消費者也要在消費活動中減少製造污染的現象；(4) 以愛惜資源，善用資源和保護資源的綠色生活方式取代當今浪費奢侈的生活方式 (A Wasteful and Convenience – driven Consumption Life Style)，以減少人類在食、衣、住、行和育樂上的需求與浪費。
經濟的轉型--從傳統到綠色
　　經濟的轉型，從傳統的到綠色的，有人說它是從八十年代的資訊產業發展奇蹟之後的一種產業的演進 (Evolution)，也有人說它是有如早期工業革命的產業革命 (Revolution)，但不管如何稱呼它，這次的經濟轉型層面之大，必將影響今後經濟發展的趨勢。同時，也會帶來產業投資及就業市場上「幾家歡樂，幾家愁」的轉型陣痛。有些傳統產業如石油或礦煤等工業的工作機會，難免也將隨着他們的消長而流失。但新進的綠色經濟將帶來更多的產業商機，更多的工作機會。為了面對這些新的就業機會，政府與教育機構必須肩負重任去教育和培養新的綠色技術人員，以及綠色產業的人力資源。如以顏色代表職業的工作性質，與傳統的「白領階級」(White Collar Jobs) 和「藍領階級」(Blue Collar Jobs) 一樣，它可以叫做「綠領階級」(Green Collar Jobs)。但不像白領階級，只代表用腦、用筆的職場人員，以及藍領階級所包括的用苦力的人力資源。「綠領階級」是多元的，涵蓋各種工作屬性，包括傳統的「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凡是與綠色經濟活動有關的，不管是從事研發的高級科學家、技術師、設計師或是負責裝置的工程師和施工的工人，或是推動環保和生態保育，節約能源和保護資源教育和社運的工作者，都是屬於「綠領階級」。綠色經濟的催生者以及擁護者，不希望以階級的觀念來區分職業的屬性，他們認為，推動綠色經濟是全民的運動，不分種族，不分貴賤，沒有階級差別，大家一致為了未來的萬物生存空間和機會做最廣、最大的努力。因此，「綠領階級」應該叫做  「綠領職業團隊」比較洽當。
　　時至今日，綠色的價值已受到普世的肯定。全球似乎對綠色的「關懷」有一種近乎爆發性的興趣。但是，這個趨勢並沒有在美國發酵，美國是一個崇尚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市場決定產業的發展趨向，政府的干預非必要時不會為人民所接受，即時綠色經濟流行於全球其他國家，在美國，距離造成全面性的社會變遷仍有一段非常艱苦的過程。歷史告訴我們，不管是產業革命或政治改革，都會有一段長短不一的掙扎與陣痛，以及漫長的調整與適應。在改革的過程中，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永遠站在不同的立場，相爭與對抗是不可避免的。以美國為例，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保護資源和水土保持的運動，當時著重於保護天然資源和自然源環境 (Conservation and Preservation)，特別是有天然景觀的，設立國家公園。當時人口稀少，土地相較地寬廣，這個運動，只對私人土地所有權有所挑戰，與產業界較少對立，因此推動的阻力也較小。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五十年代，產業迅速發展，工業生產所造成的空氣及水資源的污染，不但破壞生活環境，而且危害到人們的身體健康，工業污染成了社會的嚴重問題，也因此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這時候的環保運動重點放在立法規範，消極地防止產業繼續製造污染。然而因影響到產業界的利益，主張環保的社會團體與產業界形成嚴重的對立，在環保與經濟發展的議題上爭論不斷。當時的環保運動，並沒有普及，而環保團體抗爭的對象，也只是造成環境污染的產業界元凶。
　　後來，民權及人權運動團體發現，在工業污染的防患上有偏重於較富裕的白人區，在貧窮的有色人種的社區裡，工業污染仍然相當嚴重。於是，環保運動有了新的對人權關懷的成員。在運動的目標和工作的範圍上也有了基本的調整。這些新環保運動成員也開始從種族人權關懷的角度來探討環保問題，這個結合雖然使環保運動推向全民化，但增加了種族人權的關懷，使環保問題更加複雜。無形中，使保守派的共和黨和自由派的民主黨在環保的議題上，更加針鋒相對。與產業界有密切關係的保守共和黨，一向支持產業的立場，堅信以石化能源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系，對於產業的綠化並不熱衷。而主張多元的自由派民主黨，認為要撤底做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防止全球暖化，就必須調整經濟體系，以再生的永續能源為基礎，發展綠色經濟。同時，他們主張環保運動應該全民化，不分貧富，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信仰，要多元化參與，也要全民享受平等的環保成果。
由於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環保理念和能源政策南轅北轍，沒有交集，加上共和黨自雷根總統執政已來，前後二十年，美國的環保綠化運動一直在空轉，沒有什麼進展。在國際上，許多有關環保議題的討論與裁定，如酸雨現象，二氧化碳的排放，或全球暖化的問題，美國都沒有積極地參與活動，也沒有簽署有關的國際公約。直到二○○○年以後，國際對環保和能源綠化的聲浪沸騰，紐奧良的Katrina和德州南部海灣地區暴風雨的大災難，又加上二○○五年以後石油能源價格的高漲，以及次級房貸風波所引起的金融危機、經濟委縮，和大量失業的問題，使美國輿論及學術界重新欣起再生能源和全球暖化的討論。前副總統高爾 (Albert Arnold (A1) Gore)，在卸任後成立「氣候保護聯盟」(Alliance for Climate Protection)，倡導防止全球氣候的惡化，因而與設於瑞士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共同獲得二○○七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同時，他的暢銷書  “Earth in the Balance and An Inconvenient Trust” 也拍成電影，並獲得當年的奧斯卡 (Oscar) 最佳紀錄片獎，這對美國的環保運動有非常大的鼓舞，環保運動也因此有了戲劇化的大轉變。二○○七年年底，美國參眾兩院在Hillary Clinton, Bernie Sanders等參議員以及眾議院主席Nancy Pelosi和議員Mike Tierney和Hilda Solis的極力推動下，通過”綠色工作法案” (Green Jobs Act) ，布希總統 (George W. Bush) 隨即簽名成為正式立法。隔年 (二○○八) 是選舉年，民主黨的三位總統候選人以及共和黨的麥肯 (McCain) 均以「乾淨能源」(Clean Energy Jobs) 為競選的主題，爭取選民的認同。
環保綠化運動的轉捩點
而美國的環保綠化運動的最大轉捩點，應該是二○○八年奧巴馬 (Barak Hussein Obama) 當選為美國總統。他為了實現發展綠色就業機會的競選諾言，主張以乾淨的再生能源逐漸取代危害環境浪費外匯的石油能源，他認為這個新的能源經濟是重建美國經濟的最佳良方；它不但能夠保護環境，而且可以節省外匯並提供千百萬不分種族和社會階級的全民就業機會，許多專家學者也提出數據證明，這種新的經濟體系是解決當前環保問題與經濟困境的一石雙鳥之策。
一個根本性的改革運動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參與，身為白宮主人的奧巴馬總統，願意帶頭領導人民走向新的經濟領域，這是促成美國綠化改革的成功要件，但是長久永續的改革，需要政黨的協調，各級政府的配合，工商界的支持與合作，以及地方社區的全民支持。奧巴馬是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他也夢想成為美國第一位「綠色總統」。他的夢想是否成真，有賴美國的人民是否也有自己「綠色國家」的夢，是否也希望他們綠色的夢成真。
後記：
      顏色原本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沒有特定的社會屬性或政治意識型態，但在人類蓄意的營造之下，它變得非常複雜，甚至影響社會的結構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顏色的社會化和政治化的歷史過程中，只有綠色帶給萬物最美好的徵象，它代表生命的跡象，以及萬物永續生存的希望，它也代表社會的和諧，族群的和平相處。筆者很高興，台灣的本土政團以綠色代表他們的意識型態，個人希望本土政團和她的支持者能夠徹底地了解綠色的真諦，認識它所代表的意義，以創造永續生存的綠色台灣為使命，堅毅不拔，竭盡智慧，鏟除所有危害後代子孫生存的污染和禍害，將台灣建設成為一個與萬物和諧共存的美麗國家。
　　

